
B3 NINGBO DAILY笔谭
2019年4月30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叶向群

电子信箱/yxq@cnnb.com.cn

捕
鱼
秀

钱
钢

摄

王 梁

鞭炮响起，花篮簇列，小区门
口新开了一家生煎店。

闻声赶去凑热闹，醒目的招
牌，不大的店面装修一新，明亮洁
净，连大厨、帮工的衣服、帽子都
洁白簇新。有限的几张桌椅宾客满
座，等候的队伍排到了门外。开业
打八折，人气爆棚。

买了他们的主打产品——生
煎，连锁经营的地方品牌，皮脆馅
鲜，味道果然地道，配上热气腾腾
的浓醇豆浆，好久没吃到这么乐胃
的早餐了。

自己吃完，还得去隔壁铺子的
包子店买煎饺和炒米线，儿子每天
早上都要吃这两样，好几个月了还
没厌腻。本想给他带新开店的新产
品，换换口味，他却只认定原先这
家，只得随他。

包子店的生意似乎没有受到新
开生煎店的影响，胖胖的女店主依
然忙得不可开交，双手像上足了发
条飞速地运转，脑子也是，分秒间
算出每一单的金额。当然，变化还
是有一些的，我感觉女店主以及她
的爸爸、妈妈更加殷勤了，女店主
的那声“您的，收好了”更加响亮
了。

提了打包好的儿子早餐回家，
生煎店依然人头攒动。真希望这份
热度能一直保持下去，好留个吃饭
的所在。不要像两年前开出的另一
家面食店，装修耗了四五个月，开
业不到两月便关门歇业，店面转让
给了一家卖土特产和新鲜蔬果的。

受影响最大的怕是小区出口右
转的那家大饼店了。隔了马路望
去，占道摆放的简易桌椅空无一
人，屋内也寥寥数人，掌勺的店主
不时朝这个方向张望，脸上凝着一
份沉重。

刚搬入小区时，这家大饼店是
这一带唯一的早点铺，经营大饼、
油条、豆浆、豆腐脑、小笼包子、
粢饭团，生意好得不得了。倒不是
他家的东西有多好，实在是没有更
多就近的选择。生意火爆，店家难
免会随意一些，有时态度也不够热
情。不过那家包子店开出之后，分
流了不少客源，现在这生煎店一
开，大饼店自然更加冷清了。

我现在租住的小区一两千户人
家，规模尚可，只是地处城市边
缘，人口流量小，绝大部分生意依
赖小区住户。但现在很多家常日用
品会去附近的大超市一站采购，加
上快递、外卖发达，留给小区一长
溜铺面的商机实在有限。前些年，
还有一家较大规模的超市、一个健
身中心，现在早已不见踪影。有些
店面一直空置着，有些店面则是开
了关、关了开，不停地换商家。始
终没有改换门庭的就那几家洗车
店、房产中介、药店、干洗店以及
M6 生鲜店，生意也属于不温不
火。

据我观察，在小区周边开店的
大多为外地人，这里租个店面也算
便宜，所以做个小本买卖讨个生
活、度度日子，过年回老家，牛肉
面馆、快餐店也可以炫耀成“开着

饭店”，而实际的经营还是蛮艰难
的。我一直以为那家包子店生意这
么火，应该赚了不少钱，但有一次
听他们一家人闲聊，充满各种压力
困扰，成本高涨，尤其帮工难找，
年轻人什么都干不像，老年人手脚
慢，而且本地人都有社保、养老
金，谁也不愿好好干这份帮工活，
工钱倒提得高，干脆只能一家三口
咬紧牙、铆足劲支撑了。

这些年水果店在大街小巷四处
开花，我们这边原先有两家，一家
早早关了门，另外一家上个月刚
换主人，老乡盘给老乡的。我很
少去买水果，每次路过，看看小
小的店面，那些水果新新鲜鲜进

来，无人问津，慢慢变了颜色，
主人家的脸上也难见笑意，根本
没有一些热销店店主那份兴高采
烈的喜悦劲。

有次借水果店的刨刀削自家种
的甘蔗，与老板娘聊了一会儿。他
们来自安徽，老公在外面打零工，
她打理小店，两个女儿，一个读小
学三年级，一个上幼儿园，读的都
是民工子弟学校。姐妹俩正在店铺
门前跳橡皮筋，穿着朴素，头发也
蓬乱，少了城里孩子那份干净鲜
活。跟她们搭话，大女儿内向羞
怯，不敢与陌生人直视，问一句答
一句，倒是小女儿叽叽喳喳，天真
烂漫。

后来听那位老板娘说，她的大
女儿可懂事了，每天自己上下学，
转两路公交车去十多公里外的学
校，读书很用功，成绩很不错，去
年期末考试语文数学双 100，英语
差点，也有96分。

对比一下同年级的我家儿子，
基本什么也不缺，却啥都不会干，
成绩也马马虎虎，妻子每天陪着辅
导作业，常常闹得鸡飞狗跳。看
看这女店主，也不像是个会辅导
小 孩 作 业 的 主 ， 对 女 儿 放 任 自
流，女儿却异常懂事、能干和独
立。尽管生意难做，日子辛苦，
一家四口的起居都挤在这小店面
的阁楼上，拮据局促，但欢声笑
语却时常溢出门外，和乐融融，
也是难得的幸福。

我去借用了好几次刨刀，想付
点钱表达谢意都被婉拒，所以每
次会买点店里的水果或零食，尽
管自己也并不需要，只是觉得这
样 也 许 能 对 他 们 的 生 意 有 所 帮
助。这些小店的存在为我们提供
了方便，也撑起他们各自家庭的
生活，真心祝愿他们都能生意兴
隆，生活幸福。

楼下小店

颜文祥

春风一吹，草青了，花开了，
我办公室窗外的香樟树也开始更换
新装，老叶飘零，新叶吐翠，香樟
树容颜焕发，越发精神。

香樟这种树，就像北方随处可
见的白杨，在南方实在太普通。我
最早认识的树种就是香
樟。我出生在四明山深
处的一个小山村，在我
家屋门口不远的山溪
边，就挺立着一棵百年
香樟树，枝干虬曲苍
劲，布满年轮皱纹，树
皮粗糙皲裂，勾画着岁
月的沧桑。这棵被村人
称为风水树的巨樟，守
护着小山村的安宁，也
见证着我的成长。小时
候，我们在树下打弹
子 、 玩 “ 老 鹰 捉 小
鸡”，甚至爬上树去掏
鸟窝。香樟的一枝一叶
间珍藏着我童年的快
乐。

后来我走出山村去
省城上大学。走在人潮
涌动的大街上，两旁的
行道树也大多是香樟，
一棵接一棵，披着葳蕤
的绿装，像一位位威武
的战士，相貌堂堂，高
大饱满，舒展在空中的树枝几乎连
接在一起，叶与叶之间摩挲着，一
条绿荫大道怎么也走不到尽头。大
学毕业来到这座小城工作，我最喜
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去龙泉山脚下
的北滨江路散步，因为那里临姚江
的路边有一排高大的香樟树，枝繁
叶茂，郁郁葱葱，走在树下，不论
春夏秋冬，望着头顶上香樟那满枝
涌动的绿，听着树上鸟儿啁啾，我
瞬间感觉到了岁月的静美。这个时

候，我总觉得自己不是那么孤独，
不再单调的人生更是充满了活力。

现在，我办公的院子里也生长
着八棵香樟，它陪伴我已有二十多
年。紧张的工作之余，我总会伫立
窗前凝望这些香樟树，风吹过，绿
叶闪亮，我心中油然生出一种莫名
的欢喜。许多树一到冬天，树叶落

光，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条
在寒风中颤抖，只有香樟
一如既往地绿着，一树青
翠的背后是一种坚韧，一
树风霜的尽头是一种丰
盈。特别是到了春天，新
绿萌动，老叶纷纷离去化
作一地春泥时，我总是感
慨 大 自 然 奇 妙 的 安 排 。
曾听人说，香樟在春天
落叶是一种病，如同蛇
蜕皮一般无可奈何；也
有人说，这不是病，这
是香樟树的活法，就像
一个人衣服穿旧了，不
愿 洗 ， 而 要 换 件 新 衣 。
然而，我想，这件“新
衣”除了颜色比原来鲜绿
一点，模样与旧衣服如出
一辙，香樟为什么要费时
费力多此一举呢？细加思
忖，生命只有不断补充新
鲜血液，才能时刻保持蓬
勃的活力。而我们人，不
也一样么？为此，我曾写

过这样一首小诗：
青翠以一枚落叶的姿态/迈出

轻盈与无悔/让岁月忽略了冷暖/存
在或者活力/萌动于回归泥土的一
瞬间/在每个万紫千红的时节/找一
个长大的理由/向季节索要一套新
衣/让脚下的路随风踩出春的音符/
这是一种飘扬的骄傲/香樟树，就
这样年年岁岁绿着/只有年轮在告
诉东去的流水/时光不老，我们不
散……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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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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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纳的麻雀

每当宁波即将进入三九严寒的
季节，我们银发族的一个小小团
队，便搭上“飞的”，飞向温暖如春
的西双版纳，做起了“候鸟”。

有一天，一只小鸟突然飞进了
我们住所的走廊。也许它从闯入的
一刹那就意识到自己飞错了路，于
是拼命向窗户飞去。“砰”的一
声，那扇紧闭的玻璃窗把小鸟撞昏
在地。

我跑过去，从地上捧起这只已
经不能动弹的小鸟，走进房间把它
护养起来。

这是一只我从未见过的漂亮鸟
儿。它的头顶有一撮竖着的毛发，
双眼下方各有一块金黄色的斑毛，
微微展开的尾部，有着孔雀开屏时
的斑斓。当地老乡也说不出它的名
字，我姑且把它唤作“版纳的麻
雀”。

不一会儿，它醒了过来。醒
来后的第一个动作，居然就是向
窗口的光亮处飞去。可我决意把
它留下来——它撞晕后没准还留
着伤呢。老伴用一条长长的细绳
缚住它的一只爪子，便于随时控
制它！

可这只受伤的小鸟并不领会主
人的良苦用心，还是不停地向窗口
扑去。最后实在飞不动了，一下子瘫
倒在桌面上的果盆里。我们以为这
一下子完了，心里很有点悔意——
本应该放它出去的。殊不知当我们
接近它时，它突然又飞向窗顶，且蹦
蹦跳跳，原来它还懂得装死呢！

两天后，我们有意把一只水果
放在窗口边上，趁人不在，它便有
滋有味地吃了起来。

它能进食了，就可以存活下来，
我们如释重负。果然，在此后的十多
天里，放在桌子上的水果它也敢吃
了。它很“遵守”作息时间：每当夜幕
降临，它就飞上窗帘架的右上侧，静
悄悄地入睡。次日早晨八点左右，就
叽叽喳喳开始歌唱了。

有时候，它还不忘缚在脚上的
那根绳子，用尖喙啄呀啄，努力想
解脱束缚。每当听到窗外停在电线
上同伴们的欢叫声，它就耐不住性
子，一边大声叫唤，一边拼命地往
玻璃窗上飞。

我和老伴多次想放飞它，但从
养伤到“养熟”，还真有点舍不得
了。老伴不时用相机拍下这只美丽
小鸟的各种姿态，我们的“候鸟生
活”平添了许多乐趣。

终于，我们决定把它放归大自
然，让它回到同伴身旁。

我们内心仍在期待：这只美丽
的小鸟，还会飞回来吗？

象“画家”画象

在泰国清迈，有一处大象训练
基地，这个基地成了国内各大旅行
社必选的一处游玩景点。

我本以为大象见得多了，不会
有太多的趣味，可岀乎意料，清迈这
个基地的大象，好有灵性，种种绝技
让人难以想象。

当我走近圈栏内的一头大象
时，它那粗大的鼻子就甩过来，搁在
我的肩头。当时我手头没有它喜食
的甘蔗之类的植物瓜果，就随手从
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币。不料它忽地
一下，把纸币卷走，随即送到身旁管
理人员手上。饶有兴味的是，在旁的
一位游客，见此故意送给它一张白
纸，它竟立即把白纸丢掉了。

这家伙不仅认得钱，还懂得拍
主人马屁！

在表演现场，三三两两的小白
象，伴随着音乐，为游客们表演各种
类型的节目：它们一会儿投篮，一会
儿踢足球，一会儿跳起街舞。每当人
们鼓掌赞美时，小象们就“唰”地一下
起立，用前足向观众行“拱手礼”，频
频点头，表达谢意。小象们退场时，会
别出心裁地扭动屁股，甩着尾巴，表
现出一副令人发笑的得意神态。

更令人惊奇的是，当管理人员

在现场摆上画架、颜料和画笔后，有
四头小象，在画架板前各就各位。乐
声响起，主人在它们的鼻孔里各插
上一支画笔，这些小家伙就开始作
起画来。它们熟练地用笔蘸着各色
颜料，一笔一笔地在画板上涂抹。我
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其中有一头小
象，它用画笔先在画纸上勾画了象
的头部，然后在准确的位置上画上
两只眼睛。接着又十分对称地画上
一对大耳朵，最后是鼻子。

画得栩栩如生！这简直是这位
象“画家”的自画像！

花不了多久，另三头小象也各
自交出了自己的作业。这些风景画
绝不是我们想象的涂鸦，它们的“作
品”也不是“印象派”，而是标准的水
彩画，很写实、很“具象”！

管理人员把这几幅象“画家”的
作品展示给大家看，并一一标上价
格，货真价实地走向市场。

要不是亲临现场，谁敢相信这
些画作会出自“大象之鼻”！

因为语言不通，我们难以了解
大象绘画的秘诀。我从旁边一位游
客口中得知，这几头象“画家”每次
画的大作，都不会类同，因为他已多
次观赏过它们的表演。我好奇了，这
究竟是如何培训出来的呀？

由此想到多年前，一位玩宠物的
朋友曾告诉过我小白鼠跳舞的“秘
诀”。原来，他把小白鼠关在一个小笼
子里，笼子的底部放着一块能通电流
的铁板，每当音乐声起，电板就通上电
流，让这只小白鼠难受得跳起“舞”来。

音乐——电流——跳跃，这样
多次重复，形成了巴甫洛夫学说中
的条件反射，于是音乐声就成了小
白鼠跳舞的特种信号。

原来小白鼠跳“舞”是这么培训
出来的。

可是面对眼前几位身材庞然的
“大画家”，我还是识不了它们绘画
的“秘诀”。只知道它们实在是一群
聪慧、可爱、通人性的艺术天才。

南国拾趣二题

廖继声

怀乡

渝城思久别，塞外望八荒。
大道忧邦国，吟诗忆汉唐。
天涯人自在，西蜀鸟高翔。
养我嘉陵水，多情是故乡。

端午节忆屈原

秉性浩然气，举世无双人。
天地君行健，善恶起一经。
离骚开大道，天问难鬼神。
不能从俗变，官路绝风尘。
屈子忧患事，投江壮其行。
三千年前劫，老泪犹纵横

咏镇海招宝山炮台

五岳观天下，四海看怒涛。
山川生灵秀，和平民之宝。
海上玉门关，金鸡来报晓。
倭寇销匿迹，炮台尚完好。
归来天地间，唯情难以了。

贺宁波老年大学“枫林”
诗社成立

晚年唯好静，搔首白头吟。
欲觅枫林处，长留壮士心。
相求诗社建，共论古风淳。
海角天涯客，归来入此门。

四明山水游

四明暖气连峰碧，东海银花更
壮观。

推出窗前千朵雪，收来眼底十
洲烟。

珠林凤翥青云树，渌水龙潜碧
玉潭。

我欲乘风追皓月，夕阳不肯下
西山。

姚江晨曦

漫步晨曦里，花香草木苍。
江风迎远客，海雾锁归航。
远眺山川秀，安居日月长。
人生何所似？恰似此朝阳。

《怀乡》等六首

塔山野佬

在腌臜、潮湿之处
驻停。像个驼背的侏儒
艰难地行进，所有的创痛
结痂成螺旋形贝壳
灾难被挡在外面
至少内心获得了某种安宁

风蚀雨浸，一如既往
你只需小心翼翼地收敛
在你生命的词条中
数以万计的齿舌
伸向更弱的植物
根茎、枝叶和花果

被啮噬的耻感
留下你一连串无声的欢愉

一种不事张扬的移动
细致入微，无动于衷
一个个瞬间的漫长拼接
——近乎停滞的存在和引诱
在网络中放大、招摇
你开始爬向中式餐桌
享受的规格可以媲美埃菲尔铁

塔
你被饕餮者注册成商标
周末，无辜而鲜美的死亡菜单
总是招徕蝗虫们的抢食
郊野农庄，生意黑压压一片

蜗 牛
(外一首)

□诗歌

每当我攀爬斜坡
气喘吁吁
总能想起小时候
在村口的老楝树脚下
看成群的蚂蚁
从低处往高处搬家
童稚的恶作剧——
我用水对着它们浇淋
微观世界瞬间失控
秩序无存
四散而逃的狼狈

它们无声地哭喊
直到现在才打败我的强大

冥冥之中是否有一双巨大的眼睛
一直在盯着我？
看我攀爬斜坡
是否也如
蚂蚁搬家一般？
我祈求一场暴雨
从天而降
把我的未来淋透

斜 坡


